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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上海阿婆的叫卖声

【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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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

浅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作者 杨静英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
于公元 763 年春，唐军收复了
河南河北（即蓟北），也就是攻
克了叛军的老巢，长达八年的
安史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八
年动乱使大唐江山动摇，生灵
涂炭，杜甫举家多年漂泊于剑
门关外，饱经流离之苦。他急切
地盼望着早日平定叛乱，还一
个国泰民安的一统盛世。而今
喜讯传来，犹如春雷乍响，山洪
突发，惊喜的急流，冲开了郁积
已久的闸门，激动的情感喷涌
而出，于是挥毫泼墨，写下这首
激情澎湃的不朽诗篇。

首句：“初闻涕泪满衣裳”
起笔不凡，以迅猛之势展现了
捷报传来时内心的激动，不由
得悲喜交集，喜极而泣。这泪是
穿越千年的欢呼，是收复河山
的泪光。从此国难终结，苍生安
定，归乡有望。接着转身看妻儿
们，也是一扫往日愁容，个个喜
气洋洋。杜甫更是欣喜若狂，随
手卷起诗书，痛饮美酒，放声高
唱。趁着这大好春光，我们结伴

回家乡。至此狂喜之态跃然纸
上，惊喜之情步步推向高潮。

转而引出其飞驰的想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
洛阳”。从水路转陆路，疾速飞
驰的画面一个个在眼前掠过，
遥远的路途似乎转瞬即至，可
见其归心似箭啊！从涕泪—狂
态—放歌—归乡，层层递进，一
气呵成，把诗人内心的惊喜之
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半
生血泪一朝喷涌”迅猛之势无
可阻挡。

全诗以一个“喜”字贯穿，
字字有喜情，句句有快意，读来
令人动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
染力，故而后代诗论家推崇此
诗为“老杜生平第一快诗。

杜甫曾为山河破碎而痛惜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
今为江山统一而狂喜，乃至“涕
泪满衣裳”，这就是“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生
动体现。因此这首诗不仅是杜
甫个人情感的爆发，更是安史
之乱终结后的时代心声，它承
载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对生
命和家国情怀的深情吟唱。

作者 钱坤忠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盼望
着上海阿婆一声声香糯的“栀
子花，白兰花要伐？”的叫卖声。
这种叫卖声会勾起很多与我同
龄人心底的千转百合，熟悉又
遥远的年代。每当听到这样的
叫卖声，闻到这样的阵阵花香，
知道江南已是六月，夏天已经
来临。小小的花，淡淡的香，花
瓣上的雨露，剔透晶莹，低调又
粘人。

在街头，在菜场，尤其在弄
堂口，我们都会看到卖花的阿
婆，刻着年轮的脸，饱尽风霜的
手，提着一个浅浅的竹篮。一块
浸湿的蓝布，上面摆放着栀子花
和白兰花。少则几朵，姐妹花。多
则十二金钗，密密一排。沪侬软
语的叫卖声与清韵袅袅的花香
融为一体，曾是上海入夏时分的
标志。清贫的生活也因那一袭花
香而变得多姿多彩。

栀子花，白兰花，花小细
洁，醇厚醉人，是上海女子喜欢

的佩戴饰物。那时的香水是一
种极度的奢侈品，十分昂贵。年
轻女子买了白兰花，佩在襟前
纽扣上，明媚鲜姸，暗香浮动。
一件斜襟旗袍，一对白兰花，可
以说是当时时髦小姐、太太的
流行“标配”。

栀子花和白兰花虽没有牡
丹雍容华贵，却有桂花的十里
飘香。虽没有荷花的出淤泥而
不染，但有水仙的朴实秀丽。它
们不显不露，不娇不柔，文静而
内秀，清白而纯洁。那独特的香

味，沁人心脾，弥久留香。记得
读小学时，我和邻居常常到附
近的赵家花园采摘栀子花。那
凈净的白，柔柔的黄，散发出阵
阵幽香。我把栀子花叶轻轻揉
平，夹在书中，藏在心里。

随着旧房拆迁，住房不断
改善，上海老弄堂少了。卖栀子
花和白兰花的阿婆也不知去了
哪里？也许都到居住小区跳广
场舞了？这种民间风俗渐行渐
远，几乎快要销声匿迹。“老上
海的香味道”成了我们儿时的

回忆，成年后的怀旧。
熟悉的轮船声，汽车的喇

叭声，有轨电车声伴随着“栀子
花，白兰花要伐？”的浅吟低唱
的叫卖声，成了一种记忆，回荡
在弄堂，温柔婉转，带着沪侬软
语的甜糯，萦绕于人们心间。栀
子花和白兰花的特殊香味弥漫
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虽然短
暂，却很美好。也正因为短暂，
才促使人们去寻觅这一丝芬
芳，让它留在心底，作为永远的
记忆。

【随笔】

浅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作者 郑雅君

李白的一首《送孟浩然之
广陵》，用最唯美的文字，让我
们看到了一幅意境开阔而又情
思绵长的送别画卷。

诗题中的 “黄鹤楼”，与
范仲淹写记 “先天下之忧而
忧” 的岳阳楼、与王勃笔下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
並称“天下三大名楼”。李白
初到此，也曾想为其题诗，可
当他看到崔颢的 《黄鹤楼》
诗，便停笔叹曰：“眼前有景道
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附
崔颢诗：“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
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李白为黄鹤楼题诗未成，可历
史却让黄鹤楼因他的这首送
别诗而流芳千古。

诗题中的孟浩然，字浩然，
世称“孟襄阳”，长李白 12 岁，
是盛唐山水诗创始人之一，与
诗佛王维並称“王孟”。他一生
未官，终身布衣，是青年李白眼
中的诗坛“高山”，“吾爱孟夫
子，风流天下闻”便直白的表
露了他的敬仰之情。

此诗开首句“故人西辞黄
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好友
孟浩然就要西辞武昌，东下扬
州了，恰逢江南三月，柳絮如
烟，繁花似锦，扬州城更是“淮
左名都、竹西佳处”，怎不令人
向往？！此句一出，“烟花三月下

扬州”也成了流传甚广的“千
古丽句”。

诗的末句，“孤帆远影碧空
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诗人伫
立于江岸，久久地凝望着孟浩
然所乘之舟越行越远，最后消
失在水天相接的尽头……天际

孤舟、大江东去；浩浩长天、滔
滔江水，何其壮阔、空灵、深情！
这不是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
人”，不是高适的“天下谁人不
识君”，更不是“天漄一望断人
肠的”苦情！

李白就是李白，即便是写

告别诗也这么的飘逸豪放、这
么的深情浪漫，没有悲观，无
所阻挡，有的只是刻在骨子里
的豪气，他自比“大鹏一日同
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
就 是 伟 大 的 浪 漫 主 义 诗
人———李白！

退而不休 笔耕不辍
作者 浦锡根

1966年 8月 1 日，我还是
长征公社万里大队的一个青年
农民，却一跃当上了中共上海市
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记者。在新闻
工作的岗位上，我度过了 38 年
记者生涯，直至 2005 年 1 月，
我从解放日报退休，又回到了家
乡———美丽的上海万里城。

人生进入夕阳时，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句话“只有奋斗的
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成
为我的座右铭，激励我退而不
休作贡献。新闻事业是我一辈
子的事业，我要为之奋斗终身。
退休 20 年来，我退而不休，笔
耕不辍，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采写了 50 多篇文章，先后发表
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
民晚报》《支部生活》《上海老
年报》《大江南北》《上海老干
部工作》《档案春秋》《上海退
休生活》等报刊杂志，热情宣传
在改革开放奋进中的上海万里
城，展现万里社区的新貌，记录
万里人的宜居生活。

退休后不久，我得知一个
消息，家乡有两位在西藏服役
战士在部队入了党立了功。因
为他们在西藏，所以我不可能
实地采访。于是，我怀着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不顾疲劳，多次深
入到有关居委、家庭，用心撰写
了《热血男儿坚守生命禁区》
一文，发表在 2006 年 12 月 5
日《文汇报》上，生动地反映了
他们所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保
卫边疆的爱国情怀，在社会上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文当年
被上海市征兵办公室评为二等
奖。我还被评为 2006 年普陀区
征兵工作先进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我
撰写的作品《家住万里城 永怀
爱国情》，此文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讲述家乡万里地区被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后所遭受的苦难等
历史故事，及改革开放后万里
城区的变迁，文章亲切动人，荣
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离退休
干部征文活动优秀奖以及上海
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在“辉煌七十年 筑梦新时代”
主题征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并收获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此
文在多家报刊上刊登，万里街
道还邀请我为万里社区党员干
部作演讲。万里，从市郊村落变
身为上海示范宜居城区，我见
证了万里迁村建城的整个过
程。家在变，城在变，人在变，但
我对万里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
不变，我为生活在这里感到无
比的自豪和幸福。

2020 年，为配合“四史”
学习教育，我静下心来用了两
个多月时间，精心撰写了《家乡
万里迁村建城的巨变》一文，被
2020年第 8期《档案春秋》采
用，文章长达4000多字。文章从
道路交通、家庭生活、生态环境、
社区建设变化四个方面向世人
展现了万里社区在改革开放后
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把美好的历
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有幸的
是，上海市档案馆收藏了此文。

为表彰先进，在 2024 年

11 月 24 日普陀区万里街道成
立十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的大会
上，街道领导向我颁发“万里创
美者”纪念奖牌，我还获得普陀
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
提名。弹指一挥间，我入党已有
58年了，至今我还珍藏着当年
采访用过的解放日报记者证。

饮水思源，我所走过的路，
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党的恩
情和教导。我从心底里热爱党、
感恩党，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如
今的我，已八十有余，还在笔耕
不辍，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们
的党，也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自觉
写作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精神
享受，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写下时代新篇
章，以此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
的培养和教育。

【闲适生活】


